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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了风的语言路的节奏
剩下目光
跟踪一棵树的过去和未来
窗子在窥视
我走去或者走来
衣袂飘飘在梦中森林
有獐有鹿有虎有豹
有天空印下的爪子正在远去
这不是城市的话题
城市把灯火布置成诳语
坐在远逝的寺庙
听禅
西窗外不是高山不是湖泊
一滴流水持剑而过
没有找到下落
我在一匹马上追逐草原
追逐鞭子上的落日
牛羊和时间在山坡上对话
烟尘扬起为一只蹄子写下回
家的注释
回到西窗
一堵墙扑面而来
穿着原始和原始的部落
却不告诉你谁是谁的文字
我深入的地方一片空白
是我送给空白的那缕烟尘
刻下拓片
只是字迹模糊
看不清水路和陆路的边界
看不清今晚的夜色
一片森林在谁手中出塞

晚上的感觉1

一排边的灯火
山穷水尽

坐在一杯酒前面
想历朝历代帝王的故事

来来去去是一座楼
如果有飞燕如果有琵琶
水袖在声音里
写意唐宋

唐诗在汉家陵阙
寻找宋词
看见十里荷花
点燃了西窗之烛

还有一句
在大江东去里
灰飞烟灭

我想把东坡请来
看一排灯火
在岸上也在水中
亮了今晚

晚上的感觉2

灯光熄灭之后
读不完的黑暗
谁能把一棵树一株草
搬到山上

蜡烛在黑夜里赶路
想为没有开花的季节
寻找长亭短亭

然后有园林
匍匐在熄灭里
石头池塘和小径的心思
在一艘小舟上
回忆来过的羽扇纶巾

我想和一个人兰亭叙
和我对话的人
住在浔阳江上

无影无踪的序
命名了一片竹林
竹林在灯光熄灭之后
把一棵树一株草
赶到长亭短亭
读完了黑夜

野性的园林

草和树木纠缠了纠缠
阳光透过一片叶子

企图穿过泥土

园林容纳了垂钓者
一尾鱼
站在河的末梢
看泾渭分明

风把所有的星星吹向池塘
剩下的一片
构筑了剩下的一片

没有道路的人
和没有人的道路
找不到河流

园林在无水之处
而来
想以一片叶子
走向天空

夜

梦正在靠岸
撑船的人唱着诗经
从雨雪霏霏到杨柳依依

湖水
安静了鸟声
安静了夜色
安静了浔阳江的琵琶
只让摩诘的诗
在这里栖息

水上是星星无声的碎语
默读着终南山
禅寺坐落在远方

看不见这里诗经起处
梦正在靠岸

木偶

木偶没有感觉
在一棵树下乘凉
不会和叶子说一句话

木偶在铁树开花的那天
找到了说话的桌子
历史在这里放下一本书
翻阅春秋

牵线的人离开了舞台
黄昏和黎明都不再出现
行者把自己托付给街道

叶子舒展的那刻
木偶把一条路的终点站
卖给了冬至

夜是一幅剪影

所有的想象在这一刻中止
想象在夜里
不会泊岸
驶离的船只留下
无影的波纹

夜在想象里
与离岸的人开始水的对话
不会进入的树
被叶子交代了出发的天空

你看见的和没有看见的
都是孤灯下的小巷
当一个人走过
路在开始的地方行走远方

雨在上个世纪
就被青苔留住
不用云层的召唤
我想用一支烟
点燃这个夜晚

叶子和叶子的交汇
没有声音
一棵树始终在岸边
为默默无语的水
背诵已经忘却的句子

夜色里的夜
还是昨天的剪影

夜色（组诗）

□冯新民

脱贫攻坚到了最后的关键时
刻，市长丁大旺决定到自己挂钩
的几个贫困户家再走走。

满港村顾大娘今年78岁了，
照顾两个智障儿子50年，在当地
传为佳话，前几年丈夫又不幸患
病去世，欠下一大笔债，生活陷入
困境，当地政府给他们办理了低
保，并将其列入丁市长的挂钩帮
扶对象。

丁市长一行人，沿着弯弯曲
曲的小路来到顾大娘的家。望着
当地政府帮助修建的三间小平
房，丁市长对陪同的镇长满意地
点了点头说：“让老百姓老有所
居，老有所养，我们责无旁贷啊！”

顾大娘从屋里赶忙迎出来，
拉着丁市长的手，一脸喜悦地说：

“多亏政府的关怀，我的两个‘呆’
儿子，在家也能挣钱了。”

为了帮助顾大娘家尽早脱
贫，让她的两个智障儿子能够自
食其力，当地政府通过满港村草
绳专业合作社，给顾大娘家配送
了一台草绳编织机，让他们在家
学着编草绳。

“一天能编多少草绳，挣多少

钱？”丁市长关切地问道。
“兄弟俩一边打草绳，一边玩

玩。一天也能挣到30到50元。”顾
大娘开心地回道。

“好呀，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只
要我们找准脱贫的支点，我们就一
定能打赢脱贫的攻坚战！”丁市长显
得特别高兴。

“丁市长呀，今天中午可不能再
走了，一定要在我家吃顿饭再走！”
顾大娘感激地说。

丁市长不由得想起去年来顾大
娘家走访的情形。低矮的三间红砖
墙草屋，屋内潮湿的地面，一股霉味
直扑鼻孔。堂屋内，一张陈旧的粮
橱、两张裂缝的八仙桌加上几条长
凳，便是这间房子的全部家当。冷
不丁地从门洞刮进几缕凉风，直贯
房间。当时，丁市长心里凉凉的。

今天，丁市长决定留下来，他要
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息，感受一下老
百姓有了收入后的喜悦。

顾大娘脸上的皱纹像水波荡漾
开来，她吩咐两个智障儿子一个择
菜，一个烧灶，忙活起来。原先裂缝
的八仙桌子已经被重新油漆一新，
新刷的墙面发出一股清新的气息，

从厨房里不时传来菜肴的香味。菜
虽然不多，但都是农家菜。

“丁市长，快吃，除了猪肉是昨
天煮的，其他都是自家菜，用你们的
官话说，全是绿色生态食品！”顾大
娘一边招呼丁市长一行吃菜，一边
不停地给坐在身边的丁市长搛菜。

“丁市长，你尝尝这个文蛤，这可
是我们南黄海特有的海鲜，当年乾隆
皇帝都称它是‘天下第一鲜’呢！”顾
大娘用自己的匙子从“文蛤炖鸡蛋”
碗中舀了几只文蛤连带鸡蛋送到丁
市长的碗里，“这鸡蛋还是你去年派
人送来的小鸡生的呢，我一个月卖
鸡蛋也能收入两三百块钱。”

“丁市长，你吃吃这个河虾，这
是我两个‘呆’儿子早上从门前的小
河里捞的，活蹦乱跳的，新鲜得很
呢！”顾大娘又用自己的筷子给丁市
长搛了几只河虾。

“丁市长，你喝喝这个河鲫鱼汤，
这也是两个‘呆’儿子昨天晚上从河
里用网捕的，纯野生无污染，大补
哟！”顾大娘又用自己的匙子给丁市
长舀了几匙子如奶一样的鲜鱼汤。

“市长，你吃、吃、吃，吃鱼，好吃
的话，我再去、去河里捉！”顾大娘的

两个智障儿子也学着母亲给丁市长
搛起菜来。

“够了，够了！”丁市长一边回
答，一边配合着把搛的菜接受下来，
并对在座的陪同人员说，“嗯，好吃，
真不错，大家吃，一起吃！”

丁市长的秘书小范，忙对顾大
娘说：“大娘，够了，够了，市长一下
子吃不了这么多。”小范想起丁市长
平时接待时用的公筷公勺。

丁市长用眼神制止了小范，津
津有味地吃着菜，喝着汤，交谈着。
顾大娘与他的两个智障儿子搛菜搛
得更欢了。

“丁市长，你给的饭菜钱我已给
镇长，请他转交顾大娘。”回程的路
上，小范一边告诉丁市长，一边抱怨
道，“他们也太不讲卫生了，用自己
吃饭的筷子给您夹菜，您也不嫌脏，
还都吃了。”

丁市长望着小范疑惑的眼神庄
重地说道：“老百姓夹的不是菜，她
们搛的是一片心意呀！”

“物质上脱贫了，文明礼仪等精
神文明的‘脱贫’还在路上。”望着车
窗外掠过的郁郁葱葱的树木，丁市
长若有所思。

去三元池平台，要下一个很
高很陡的台阶，因年代久了，台阶
表面散布着青苔，那是时间的锈
痕。下这样的台阶，是对脚的考
验，一不小心脚踝会崴了，或者干
脆一个屁股墩。不过，对于驰骋
于舞场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如履
平地，甚至高昂着头颅，不看脚
下，像跳三步舞那样，脚步划动几
下，就一溜烟下去了。三元池平
台不大，呈不规则椭圆，有一块形
状极像肺，对不少掘城人来说，它
就是肺——通过一次夜晚的深呼
吸，让因疲惫、焦虑、烦恼而变得
僵硬的身体得以舒展和放松。

开始的时候，来的人不多，三
三两两的，神情也慵懒。来了就
倚在水泥护栏上，彼此之间装不
认识，招呼也懒得打。其实都是
熟得不能再熟的人，抬头不见低
头见。也许是因为太熟了，反而
陌生了。那时天光未尽，最后一
抹暮色还涂在老文峰楼顶上，人
民路和江海路人流如织，车水马
龙，路灯在某个瞬间大放异彩。
不露一点痕迹，白昼和夜晚就交
接完毕。喧嚣的市声在夜的翅膀
的忽闪下收敛了许多，但依然还
在，站在平台上，可以隐约听到远
处传来的叫卖声：五香螺儿——
茶叶蛋！它可能是从北头的碧霞
小区传来的，也可能来自南市的
方向。包床——包床头——包沙
发——，这是一个粗哑的嗓子发
出来的，那是一个骑着破旧摩托
车的中年人，无数次穿越掘城的
大街小巷。没有人知道他是何时
出现在掘城街头的，也无人能说
出这吆喝声在掘城的上空飘扬了
多久。他只在白天出没，但夜晚
依然能听到他的吆喝——那是留
在时间深处的回声。

平台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可
是放音响的人还没到。那是一对
热爱舞蹈的老夫妇，在晚年，他们
用柔曼的舞步丈量到达人生终点
的距离——有多少老人能有如此
潇洒呢？他们也是无私奉献的热
心人，自己掏钱购买了音响设备，
然后心甘情愿地被时间绑架，心
甘情愿地被舞者绑架——除非下
雨，他们每晚都准时到达，一个打

着手电，一个打开盛放音响设备的
铁匣。那铁匣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
啊，但它里面装的不是邪恶，而是音
乐的精灵，所以它是美丽的潘多拉
魔盒，是抒情的，充满诗意的潘多拉
魔盒。

我很喜欢这对老夫妇，他们面
目和善，寡言，脸颊上布满笑意，那
是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表情。我还
喜欢他们偶尔流露出来的颐指气使
的表情，因为他们觉得拥有了一种
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成了夜晚
的掌控者，而且还指挥和管理着所
有舞者的脚步，他们因为所有舞者
的脚步都心甘情愿服从他们的调度
而志得意满。当平台被舞者挤满，
两个人就退到角落。他们喜欢跳有
节奏感的三步踩，每一步下去，都把
烦恼踩在地上。但他们最喜欢跳的
还是四步。两个人相搂着——既是
搂着对方，又是搂着岁月——款款
而行。看上去他们是在往前走，其
实他们是在朝后退，回溯到过去，回
溯到时间的源头，过去了的年华扑
面而来，金子似的熠熠闪光。我看
到他们都闭上了眼睛，在属于他俩
的世界迤逦着脚步。

在等待的时候，有些人开始在
平台上来回走动。那其实是跳舞前
的热身，或对自己身体的动员，所以
步子是柔软的，带着对音乐的憧憬，
有着别样的味道。它有着传染性，
很快，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平台一下
子从静止走向活跃。这时，放音响
的老夫妇来了，美丽的潘多拉魔盒
打开了。当第一支舞曲奏响时，属
于舞者的夜晚真正降临了。刚才还
装着不认识的人们，此刻却一下子
热络起来，张开双臂，急切相拥，享
受由音乐赋予的快乐盛宴。

三元池平台犹如一块巨大的磁
铁，四面八方的舞者，不顾一切地被
吸引过来。人民路边沿停满了电动
车，原来的农工商超市现在的海豚儿
童城广场泊满了私家车。平台已经
人满为患，可是还有人不断挤进来。
要是缺少了音乐和舞步，掘城的夏日
夜晚是多么不完整啊。不停息的音
乐和舞步，其实是一种补缀，有很多
裂缝被修补起来了，尽管是表面的，
但很多时候，表面也很重要。

我每天下班都路过这儿，我总

是经不住诱惑，激越的音乐总是扰
乱了我的心。我把车停在以前的新
碧霞，现在的如东大饭店，然后步行
往南走过去。离平台还很远，我的心
就咚咚乱跳起来了。我是被平台上
涌动的热潮拉进去的。那时人们都
在跳快三，曲子是《我和我的祖国》，
我迷恋这首歌，每当我听到它的旋
律，我都会情不自禁哼唱起来，我和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无论我
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旋转
的快三舞让我感觉到平台也旋转起
来了，感觉到夜晚也旋转起来了，我
还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旋转起来了。
我有点头晕目眩。我背朝舞池趴在
水泥栏杆上，这是多年前我的姿
势。三元池平台作为舞场已经是多
年前的事了，那时，农工商超市还
在，我经常去那儿购物。农工商超
市是上海人开的，我总觉得那儿的
商品散发着大上海高贵的气息。那
时，人们不说去三元池平台跳舞，而
是说去农工商河边跳舞。那时我就
被它掳获了，我背朝舞池面向池水
的姿势，就是那时确立的。

其实去舞场感受音乐，感受这
个跃动欢腾的世界也是不错的享
受。我就是这样边享受音乐，边欣
赏三元池的夜间景致。三元池是明
朝万历八年，守备王廷臣筑碧霞山
的时候开挖的。清朝康熙年间，管
兆宗疏浚了这条河，所以它也被叫
做管家池。池和客水相连，大旱的
时候，也不会干。平素池水清澈，四
周绿树成荫，特别是有月亮的夜里，
景色更加好看。所以“管池泛月”是

“蠙山八景”之一。每每到了春夏，
池边垂柳依依，池面波平如镜，天光
云影倒映于池。夜晚，皓月当空，池
水浮光耀金，美不胜收。然而，不知
何时，美丽的景致被开发商一夜间
破坏殆尽，池水干涸，裸露出丑陋的
池底。极目所望，皆是破败和荒
凉。我想，这才是世界的真实面目。

我怀着痛惜的心情转过身来。
舞曲转换成三步，也是旋转，与快三
相比，它要慢得多，更具柔性，也更
能蛊惑人。它飘扬的音符就像压倒
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我向一位
看上去有几分姿色的女子伸出了邀
请的手。我的绅士气质使她无法拒
绝。这个不知名的特地为跳舞而打

扮的女子欣然打开了身体，于是我
搂着她旋进了舞池。我一下子成了
夏日夜晚的舞者，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从何处而来，往何处而去，
我只知道我是个男人，有七情六欲
的男人，向往寻欢作乐的男人。我想有
一次风花雪月的艳遇，我还想遭遇
一场天荒地老的爱情。我全身心都融
进去了舞曲，我不停地跳着，我不断
地变换着舞伴。啊，眼前的一切是
多么美好啊，夜色，衣饰，面容，暧昧
的气味。我是多么害怕停下来啊，
我害怕要是停下来，这个美好的世
界顷刻间也会像被毁坏的三元池，
变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丑陋不
堪。我像所有的舞者一样，产生了
一个错觉：人生就是一次无边无际
的狂欢，永远没有尽头。也许，人们
迷醉于舞蹈，就是为了一次次产生
这样的错觉，要不，还怎么活下去？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拥挤的平
台松动了，尽管音乐还在响着，但听
上去却有了哀悼的意味——哀悼流
逝的时间。痛楚的感觉就是在那时
紧紧攫住了我，就像我紧紧攫住了
一个舞伴的手，而恐慌在我心间弥
漫。我哀求跟我跳舞的女人，再跳
一个好吗？我把她看成了一个主宰
时间的女王，我愿意臣服于她的石
榴裙下。然而，她并没有再跟我跳，
她也被时间卷走了。让我得到安慰
的是，放音乐的老夫妇还在，我是多
么感激他们啊。我看到他们还在往
事的河流中跋涉，那一刻，我多么希
望他们永远不要上岸，这会让我感
到时间凝固了。

但是，最终音乐还是停了下来，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我看到老夫妇
重复了开始时的动作，一个打着手
电，另一个打开了铁匣子，不同的
是，不是将装在里面的音乐精灵放
出去，而是收回来。这时，几乎所有
的人都走了，平台显得空旷，冷漠。
灯光一下熄灭了，黑暗从天而降，台
阶上传来零碎的脚步回响。当所有
的声音都寂灭后，平台上呈现出的
寂静是最让人难受的。它不抽象，
能让你触摸到，犹若热牛奶冷却后
凝成的那层厚厚的膜。让我迷茫的
是，时间的帷幕遽然落下，但我仍然
不知道我是谁，我彻底迷失了自己，
我不知去往何处。

搛菜（小说）

□源 泉

你将去往何处（散文）

□刘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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